
那时候，康家常年举债度日，
三天两头走当铺。渐渐地，也就
顾不上这许多了。再见面时，“老
毒药”仍是很巴结地说：甫台，一
个镇上住着，有难处你说。

康秀才常年一挂青衫，本是
从不张嘴的人。但有时候上头收

“河防捐”，有时候收“人头税”，有
时候是孙子进京赶考缺盘缠，有
时是年关时候断了炊……大凡周
转不开的时候，也就支支吾吾地
张嘴了。平日里借个十两八两银
子，“老毒药”答应得很痛快，还总
是让人送到家里。

但借是借。还，是一定要还
的。说三日还，定然会在第三日
把钱还上，不会错一天半晌。偶
尔，有还不上的时候，康秀才就会
差人把地契押上，反正卖地也不
是头一回了。

说来，周家是有算计的。“老
毒药”很想跟康家联姻。当康家
的钱借到一定的时候，周家就托
媒人上门提亲了。周家有一孙
女，聪明伶俐，模样俊俏，唤名亭
兰，是“老毒药”的掌上明珠。周
家这宝贝孙女偏偏和她爷爷一
样，最喜好的，就是“字墨”。

不料，媒人进了康家，刚把话
说完，康秀才竟一口回绝了。他
一捋胡子，先是抑扬顿挫地对媒
婆吟道：“凤凰栖老碧梧枝，香稻
啄余鹦鹉粒”。你问问周家，既是
河洛人，知不知道这诗是谁写的？

接着，康秀才慢声细语地说：
听说，那闺女还是天足？……这
也是点到为止，康秀才留着面子
呢。

媒婆赶忙解释说：裹是裹过
的。只是后来经不住疼，自个儿
放了……

康秀才一脸持重，两眼一闭，
再也不说什么了。

那媒婆本就好翻嘴调舌，又
碰了这么一鼻子灰，连个茶钱都
没混上，自然是火上浇油。她气
嘟嘟地跑到周家，连“呸”了三口，
才说：气死老娘了！穷的四面漏
风，连个屁都夹不住，还张口凤
凰，闭口鹦鹉，啊——呸！

“老毒药”脸都黑了。他瞪着
眼问：日娘，他，他放啥子屁话？

媒婆说：我一进门，那脸跟破
鞋底样，嘴撇得像烂杏，先说啥子
凤凰，又说柿饼，还说饸饹……你
听听，这叫人话么？这是转着圈

骂人哪！媒情事，中就是中，不中
就是不中。这不是看不起人么？
柿饼咋了？那柿饼不也送到皇城
里去了么？皇帝老儿还吃哪！

媒婆正一丈水一丈波地说
着，“老毒药”突然就静下来了。
他转过身来，从柜子里摸出两串
钱，往桌上一丢，说：拿去吧，买双
鞋。我知道了。他不愿就算了。

媒婆的话卡在了喉咙里，想
再扇扇风，看“老毒药”不高兴，也
就罢了。扭过身扫了一眼桌上的
钱，嘴里说：事没办成，这钱我不
能要。赶明，赶明儿我再给寻个
好人家，比他康家强一百倍的。
气死那老东西！往下，那眼尖溜
溜的，就细盯着桌上的钱。

“老毒药”摆摆手，说：拿去
吧。

媒婆伸手抓过钱，连声道谢
后，一扭身走了。

“老毒药”闷坐在那里，半晌
没有说话。是呀，家里有钱了，可
缺的是“字墨”。这年头，不管怎
么有钱，只要缺了“字墨”，总是气
缺哪！

“老毒药”走上镇街的时候，
就有些灰溜溜的了。

转过夏，突然有一天，媒婆又
来了，一脸的折子笑。说：成了，
成了。这大鲤鱼我是吃定了！

这话没头没尾儿，说得周广
田怔怔的。媒婆说：那康家要下
订了。让我先蹚蹚路。哼，我说，
早干什么去了？牵着不走，打着
倒退！

可周广田却不答应了，他黑
风着脸说：日娘，他应了，我还不
应哪！让他狗日的自己来！

媒婆碰一鼻子灰，讪讪地走
了。

谁料，没过几日，康秀才真的
带着四样礼亲自登门了。而且，
他进门后一揖到底，先是赔礼道
歉，尔后又夸周家孙女。总之，
算是给足了周家面子。

可让周广田没想到的是，这
门亲事竟是孙女周亭兰骂来的。

几天前，康秀才路过岭上，
见周家柿园旁，高凳上坐一秀
女。这姑娘裙裾悠悠地坐在靠近
大树的高凳上，手里还拿着一本
书。只见小女子素净妆扮，脚下
一双绣鞋。眉儿细细弯弯，眼睛
柔柔亮亮，更衬得脸庞雪白粉
嫩。那股灵乎劲，康秀才脑中浮
现诗经小雅的佳句：“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

康秀才为人虽端方谨严，可
眼前的小女子让他不由地想起了
前些时提亲一事。鬼使神差一
般，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正在此
时，这女子粉唇轻启，竟然朝他

笑道：秀才爷爷，康家爷爷，你
见过城墙么？你见过济南府的炮
台么？你见过吴家酱菜园新锔的
大缸么？你见过范家铁匠铺里的
牛皮风鼓么？

康秀才像是当头挨了一棒，张
口结舌地，那脸竟涨成了酱紫色。

只听这女子又说：您也算饱
读诗书，那我问问你：你家栽了
梧桐树了么？你家有新晒的糯米
么？你家备有洋人的梳妆镜么？
你家放有待客的金银餐具、八仙
方桌十二条凳二十四道汤盆么？
大年下，你还跑到俺家借钱，你
羞也不羞？

此时此刻，康秀才脸上红一
片又紫一片，就像是生猪肝在滚
水里汆过了，又在凉水里激。

他叹一声应道：好一个伶牙
俐齿。

不料，这小女子一张嘴，又
让他大吃一惊。只听小女子说：
是啊，不瞒您，出门时，我刚在
砺石上磨过。古人不是说：漱石
者，欲利其齿。枕流者，欲洗其
耳。您要不想听，就去洛河里洗
洗耳朵吧。

康秀才哪里知道，这女子是

周家的一个例外。周家就这么一
个孙女，从小受宠。“老毒药”虽然
嘴毒，却一直把她视为掌上明
珠，可以说是周家唯一不受约束
的人。虽是商家女，但自小什么
书都看，而且在私塾里还悄悄念
了几年书呢。

康秀才就这么走了。虽然没
有去洗耳朵，但他是一步三叹，像
被打垮了似的，走得很踉跄。

就此，康秀才在家里闷了三
天。三天后，康秀才亲自登门，去
周家提亲，尔后正式下了聘礼。可
是，谁能料想，这么一桩看上去十
分美满的姻缘，却牵出了一连串
的事端。

三
周家的孙女要出嫁了。
那是柿子红了的时候，周家

的小孙女嫁给了康家的大孙子。
这是一桩人人都说好的姻缘。周
家女儿年方十七，是当地有名的
富家女；康家虽说穷一些，但耕读
传家，一门两进士。康家的大儿子
早年进士及第，现已是朝廷的三
品大员；康家大孙子今年
又喜中红榜，是当朝的新
科进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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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坐落在小河北侧，是祖人的
选择，我居住在小河南畔，是我的意
愿。与村子一河之隔，依然能听到
村子的心跳，听闻村子的声音，与村
子一同呼吸，早已疲惫不堪的心情，
仿若沸活起来，在每一刻的光阴里
踏实安宁。

小河经过多年来的治理和修浚，
已不是先前的样子了，虽然失掉了
原始的野性和粗犷的壮美，但终究
是消除了诸多的忧患，修复了原本
该有的生态。

初春，河道里的一淌春水，温润
着日光的繁华。柳枝还未吐絮，芦
苇已经翠绿，片片落落的沼泽湿地
引来了各类飞鸟的徜徉盘旋。我独
自拥有的堤坝，苍苍茫茫俯卧，蜿蜒
两三公里，延伸至上游村庄。

我喜欢独处和幽静，我的行走一
直没有间断。

小河盛满童年的故事，芦苇园里深
藏着光阴的记忆，草木深处存留着淡淡
的乡韵。鸟儿的飞翔鸣叫，草木的轻吟
浅唱，书写着道法自然的深邃哲理，人
生来世是偶然，溘然离去是必然，遵循
自然法则，这便是生命的轮回。

无论是天上的飞禽，或是地上的
爬行动物，尽管肤色、肌理、欲望不
同，但终极的悲喜，必然留给大地和
天空：一切的行走都是为了生存。

游走于草木之间，才会发现自我
的渺小和卑微。草木中到处是缓慢
爬行的虫子、飞奔跳跃的生灵，与其
相处，不但能够知道它们生命的孱
弱和艰难，还能看到它们的智慧、勤
恳和勇敢；与草木相伴，不仅能聆听
它们的悦耳声音，还能欣赏它们载
歌载舞的才艺。与草木间的生灵同

呼吸，能充分体验它们面对自然的
淡然、坚韧和高尚。

去除人类的偏见和清高，与草木
和 鸟 类 、昆 虫 等 相 互 信 任 、和 谐 相
处，人生就会充满意趣和唯美。

我是偶然发现那一条蛇的。盛
夏的早晨，晨阳初露，我照常在河堤
的 草 木 中 行 走 ，不 经 意 间 看 到 了
它。那条蛇有拇指粗细，浑身青绿，
与周围的草色极为相近，它在紧靠
河堤的地头蜷缩。那块地种植着茂
盛的葡萄，它隐蔽在木桩下，盘成一
个圆环，像极了一盘青藤，它如果伸
直了腰身，可能足有两米长。或许
它正在睡眠，被我惊扰到了，忽地抬
起头，惊恐地看着我，似乎做好了防
御、攻击或逃离的准备。我乜斜过
去，轻瞟一眼，佯装没有看到它，继
续我的行走。以后的许多天里，无
论是早晨或黄昏，我都能在同一个
地方看到它。它或许已经知道，我
早已发现了它，但从没有遭受到来
自我的威胁和侵袭，彼此默契地友
好起来，每次相遇，对视一望，甚至
有时候它懒得理我，耷拉着脑袋，微
微眯一下眼睛，继续休眠。

我常想，它是怎么生存的？可能
是昼伏夜出，翻过河堤，到小河边搜
寻猎物。河边的草甸子里活跃着成
群结队的青蛙，足够它饱腹美餐了。

那天我在夕阳下的草丛里闲坐，抬
头看见了一只鹰。那只褐黑色的鹰，大
约刚刚成年，端坐在河对岸老柳树的枝
杈上，盯着蛇卧的方向，神情极为专注，
仿佛在等待一个极佳的捕捉时机。

初夏，是河滩湿地鸟类的繁殖时
节，大部分的鸟已经完成情事，雌鸟
便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产卵。

一 天 早 上 ，我 顺 着 河 堤 向 上 游
走，和往常不同的是走得更远一些，
不知不觉到了草木深处。这里更加
偏僻幽静，很少有人来过。正当我
酣然行走之时，忽然有两只白鸟在
我 头 顶 盘 旋 ，不 时 发 出 警 觉 的 叫
声。我驻足下来，两只白鸟的叫声
变得更加凄厉和绝望，不断向我俯
冲攻击。两只鸟我叫不上名字，大
约是迁徙过来的新新一族。但年少
时的经验告诉我，附近有它们产下
的蛋。这就是鸟类的愚昧，过于张
扬的防御，无意中泄露了生命的密
码。我的目光在草丛中搜寻，很快
窥见了杂草掩盖下的一窝鸟蛋，有
四个，形体比鸡蛋略小一些。

我似乎多了一份牵念，每天都要
去观察那个鸟窝。我的行走延长一
段距离，直到目光可及那个鸟窝才停
下来，或一旁静坐，或仰卧观天。这
对白鸟夫妻似乎知道我是个良民，慢
慢解除了对我的抵触，我们俨然成了
相安无事的好朋友。它们开始孵卵
了，原以为孵卵是雌鸟的事，可这对
白鸟夫妻却是轮流坐窝。最初，大抵
是我在附近的缘故，它们不时引颈张
望，四周顾盼，神情中略带些微的惶
恐和防范。后来它们就忽略我的存
在，气闲神定，安心抱窝。二十天后，
白鸟夫妻完成了育儿伟业。小鸟破
壳了，四只毛茸茸的小鸟羽毛浅白，
蠕动的样子好似动感的雪球，十分可
爱。白鸟夫妻更加勤劳，义无反顾地
承担起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往往是一
只留守，一只出外觅食，叼来虫子喂
养。在父母觅食归巢的一刻，四只小
鸟争先恐后，叽叽喳喳张开鹅黄的嘴
叉，以期抢得先机。父母对儿女的疼

爱大体是一致的公平，把含在嘴里的
食物逐一分送到儿女口中。我在不
远处的草丛里，常常被这一幕感动。
小鸟一天天长大，已经能食用些鱼虾
了，白鸟夫妻开始带它们去到河边的
浅水区，习练最初的生活技能。四只
小鸟的蹒跚笨拙，捕捉食物的动作十
分滑稽，总能把我逗出笑声来。

小鸟开始试飞了，在父母的演示
和鼓励下，振翅起飞，一次次的失败
和历练，尝尽了苦头，飞行几分钟就
要落地歇息。生命的行途大约都要
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练就翅膀的筋
道，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四只小鸟飞走了，也许忘怀了它
们的原籍和出生地，再也不会回到曾
经给予它们温暖和生命的窝巢了。

很长时间忽略了那条蛇。
一个早晨，我特意去看那条蛇，

可再也见不到那条蛇的影子，只看
到了一个空窝。时令还没有进入蛰
伏休眠期，它会去哪里呢？

与蛇一同消失的还有那只鹰，我
恍然明白了什么。我想，一定是蛇的
粗心和疏忽，在草丛中爬行的时候，
被那只鹰窥见行踪，鹰的眼光在夜间
同样犀利。我脑海里不时闪现一个
画面：那只鹰展开矫健的翅膀，闪电
般冲下来，一双锋利的爪子抓起落荒
而逃的蛇，终结了一条爬行的生命。

思过想过，我便想到了可爱的青
蛙和光洁的鸟蛋，不知有多少条鲜活
的生命葬身蛇腹，心也就平衡下来。

大自然的造化，给予了生命的相
克，平衡着万物的存在。物竞天择，
适 者 生 存 。 人 非 草 木 ，人 亦 草 木 。
所有的生灵，在生存的行走中，一路
上未必都是美好的风景。

把酒问月把酒问月（（书法书法）） 马俊明马俊明

一名优秀的经营者不仅要有把事
情化繁为简的能力，而且还要有将复杂
的事物简明扼要地传达出去的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曾就公文的撰写事宜，做出过有
名的指示：“行文要简明扼要，哪怕是口
语式的也行。”复杂的事情再以复杂的
方式来传达，就会让人不知所云。将复
杂的事情简单化，再言简意赅地表达出
来，才有说服力，才能鼓动人心。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将事物化繁为简
呢？稻盛先生现身说法，指出“禅定”的
重要性。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问题时
首先要做到静心、沉着冷静。

本书作者皆木和义根据日本经济
危机，总结出稻盛和夫的应对方法，对
于我们的企业经营者来说也很有启发
作用。稻盛和夫认为，导致不景气的不
是经营手法、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经
营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应
该遵循怎样的原则，经营者应该多多修
炼自己的心性才能提高自己企业的高
收益。皆木和义根据自己多年经营企
业的经验以及在“盛和塾”中所学的知
识，总结出50条的心得，能帮助读者轻
松掌握稻盛和夫的人生与经营智慧。
对于各种知识层次的经营者来说，都是
非常实用的经营实践辅导书。

新书架

♣ 李汶璟

《稻盛经营哲学50条》：实用的经营实践辅导书

书架上有一本书，《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读》（下），选编于 1978年，上海
教育出版社 1979 年 3 月出版，定价
1.40元。书中收集了包括当年大家非
常熟悉的 22位作家的共 37篇作品，比
如臧克家的《老马》、田间的《给战斗
者》、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何其芳的《放下你的鞭子》、宋之的的
《兄妹开荒》贺敬之的《白毛女》（节
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
《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马
烽的《吕梁英雄传》（节选）、邵子南的
《地雷阵》、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
等。作者有些是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
会的代表，有些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影响下创作的，有些则是追求光明进
步的民主人士，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我是1979年初中毕业后的暑假购
得这本书的。那时，我正痴迷于阅读，
书中留下过我太多少年时期的回忆。
记得田间的那首诗：“假使我们不去打

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
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强
烈地震撼过我的心。臧克家的《春
鸟》，开头几句就吸引了我：“当我带着
梦里的心跳/瞪大发狂的眼睛/把黎明
叫到了我的窗纸上。”诗中优美的抒情
和一连串排比句如行云流水，酣畅淋
漓。最后是“我也有一串生命的歌/我
想唱，和你一样/但我的喉头锁着链子/
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形象地刻画
出作者不能自由发声的痛苦与挣扎。
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虽然比较长，但还
是把它背了下来，至今仍能脱口而出。

那个年代，很多军旅作家的文化

水平都不高，张志民 12岁读完小学就
去当兵了；阮章竞小学毕业先是去当
学徒，后又去当兵；李季读了一年初
中，就到了部队；写《吕梁英雄传》的马
烽，也只是刚上高小，就辍学参加了抗
日武装。他们都是以部队为学校，以
战斗为题材写作的。再比如，新中国
成立后写《林海雪原》的曲波，只读过
五年半私塾。他的小说初稿并不成
熟，错别字也很多，但他经历的故事感
动了编辑部，在编辑部的修改润色下，
才有了后来的成功。《高玉宝》的作者
只读过一个月书，当兵时几乎是个文
盲，写《高玉宝》时，常以画图和符号代

字，一部书稿像是一本画册，也是在编
辑的帮助下，才得以成书出版。他们
不是用文采写作的，而是用自己非凡
的经历、朴素的感情和对牺牲战友深
切的怀念写作的。

40多年过去，这些作者已经逐渐被
人淡忘，他们的作品也很少有人关注
了。40多年过去，这本尘封在书架上的
书，我也很久没有想到过它、触摸过它
了。前不久整理旧书，偶然把它取下
来，吹去书顶的灰尘，忽然有时光倒流
之感。循着熟悉的文字读下去，不禁百
感交集，猛然觉得这本书不是文学作
品，而是历史，是一代人的奋斗历程和
精神追求。尽管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很多东西已经无法用现在的标准去衡
量了，但它作为当年战斗生活的缩影，
激励过无数为理想奋斗的人，是我们的
初心和使命。我们不应该将它尘封在
书架上成为故纸，而应该摆放在更加显
著的位置，接受新的敬礼！

温故知新

灯下漫笔

♣ 叶剑秀

在草木间行走

新的敬礼
♣ 高玉成

百姓记事

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声音？用地道的
河南方言，声音粗犷或沙哑、押韵又朗朗
上口地叫卖。市井的叫卖就像是城市一
块砖一片瓦中的水泥，从不被人关注却又
不可或缺。每当听见街头熟悉而又陌生
的叫卖，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韵律轻轻
和上几句，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小时候。原
本聒噪的声音，在熙熙攘攘的氛围中反倒
显得和谐。

仍旧记得小时候门前的那个十字路
口，每到周末就异常热闹，卖菜的、卖小玩
具的、卖零嘴的都扎堆在一起。循着此起
彼伏的叫卖声，车水马龙的城市似也多了
几分生动的温情。每到一处，被吸引的不
是摊位上的商品，而是“绿豆发糕 2 元一
块”的吆喝。买上一块绿豆发糕，随即心
满意足地边吃边逛。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
声”。回想起彼时亲切的场景，简朴的信
任、清澈的笑容，还有时光深处的叫卖声。

这是寒假以来第一次听见叫卖声
——城市的快节奏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而
我也似乎还没有真正仔细体悟、倾听过。
浓浓的口音让我不禁想去看看，看叫卖的
人还是不是当年集市上的叔叔姨们。我
趴在窗边，看见一位老爷爷踏着三轮，慢
悠悠地骑，车后的箱子里装的还是当年让
我垂涎欲滴的发糕，不同的是那振奋人心
的叫卖已经被永远不知疲倦的扩音器取
代。而我，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渴望。

不是因为叫卖人不想喊了，而是喊不
动了吧。当年集市上的叫卖人，现在大都
已经杖朝之年了吧。时间真快，懂事之后
还没来得及好好观察这一切，就已经要消
失了。繁忙的社会，又有谁可以延续这种
声音呢？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
花”。 远去的叫卖，虽有杏花的清雅但更
多的是陆游“世味薄似纱”的感伤。是啊，
在这日新月异的社会，又有谁能真正地观
察生活、品味生活呢？

不仅仅是叫卖声，还有更多不起眼的
细节被人们所遗忘。走得越来越快的人
们，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多少呢？真希望我
们的节奏可以慢一些再慢一些。人们都
能屏住心，多看看身边的人，品品身边细
小的感动……

远去的叫卖声是时代的烙印，却永远
烙在了我的心底。

小暑小暑（（国画国画）） 范怀珍范怀珍

远去的叫卖声
♣ 李 念

人与自然

山间夏日
♣ 寇 洵

野草
出门的时候，我看见路两边

被野草护住了，我没有注意，它
们一下子竟然长这么高了。

野草总是和人抢路，它老想
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将人走的路
占住。而人呢，好像有意无意也
和它较劲。野草越想往路中间
长，人的脚就越是往上面踏。踏
来踏去，到底还是人的脚厉害，
硬是把野草挤回到路边。路边
就路边吧，野草就那么站着，看
着人的脚来来往往。

也有一些野草喜欢长在院
墙边，就那么一根或者几根贴着
院墙边，兀自生长着，大有一种
与世无争的感觉，它们给人的感
觉就很好，很少会有人过去拔
它，所以它能在那里自生自灭。

更有一种草，喜欢高高在
上。它们喜欢长在瓦屋的屋檐
上，在瓦缝里，它们一个夏天也
长不多高。起风的时候，它们跟
着风摇摆。它们的样子虽然动
人，但却很少有人会去注意。

最后说到庄稼地里或苹果
地里的野草，它们因为长得不是
地方，很容易被人拔掉或锄掉扔
在路边。看着它们被晒焦的身
体，我总会想起很多。

野花
路两边的野草中经常会夹杂

一些野花。这些花，各种颜色的都
有，开了败，败了又开，一个夏天谁
也不知道它究竟开败了多少次。

我曾试图叫出它们的名字，
可是我发现，我几乎很难叫出它们
的名字。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野
花年年夏天来到我必经的路旁，就
像是为了某个约定。可是，你知道
的，我们谁也没有和它约过。

很多次，我看到蝴蝶飞来
了，蝴蝶停在上面。我又看到蜻
蜓飞来了，蜻蜓停在上面。它们
停在上面又飞走，飞走了又来。
野花只是轻轻摇一下头，或者点
一下头。它的样子是那么轻，轻
得就像我慢慢移过去的目光。

野果
夏天成熟的野果有很多，我没

有去统计过，我只说我见到的两种。
我最早见到的是野草莓，这

种野果我很多年前就认识，在我
的印象里，我们那里的山坡上有
很多。野草莓的样子圆圆的，可
能是因为像和尚头吧，我们那里
也管它叫“和尚帽”。

夏天里有一次，我在我们家
附近的地边发现了一棵结了果
的野草莓，每一棵都鲜红晶莹，
我摘了一颗放进嘴里，紧接着又
摘了一颗。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我竟一下子吃了六七颗。那可
能是我吃野草莓最多的一次。
老实说，野草莓的味道并不是很
好，也不怎么甜，但对这种自然
赐予我们的果实，我还是欣喜无
比地愿意接受。

还有一次，我在距离发现野
草莓不远的斜坡上发现了一株
野樱桃。当时是正午，阳光白花
花地落在野樱桃的绿叶上。在
绿叶的映衬下，一粒粒鲜红的野
樱桃显得格外惹眼，也格外美
丽。我被深深地吸引了。那天，
我正好带着相机，就随手拍了几
张。拍完后，我才开始品尝这大
自然的恩赐。这意外的发现很
长一段时间都留在我的脑海里。


